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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实验与医学教育

陈德昌

我十有五而选择医学，算有缘分。 中学时代基本上是课堂教学，老师讲解以课本为主。 进入医学院，别有

洞天。实验占教学时间一定比例。生理实验室位于大楼的地下室，地面上露出一排窗户，采光很好，空间宽敞，

长条形实验桌贴着窗户，直线延伸，背侧一排大立柜，安放显微镜、烟鼓描纹仪等，供每位学生使用。学生各就

各位，身穿工作服，带上实验用简便手术器具盒，煞有介事，各自按实验小册子操作。我们第一次做动物实验，

用的是乌龟，胆小的求助于胆大的，取下乌龟头颅，取出心脏，灌好生理溶液，看着那颗心脏在离体状态下仍

有节奏地搏动着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，当然想知道为什么。实验有指导老师巡视，但很少干预。动物实

验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望，在早年学习阶段，我之所以对生理学情有独钟，原因在此。生理实验显然在培养我们

一种习惯：见到现象，要分析；有了假设，必求验证。 老师不爱唠叨，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，妙在不言中。

物理实验室在另一幢楼房里，楼上那层木板地洁净无浮尘，小间实验室彼此分隔，专设暗室，使用光学仪

器，环境安静。 每组 2名学生搭档，要求记录测量数据。 有一次，我站在小房间外面和一位同学窃窃私语。 指

导老师是法国神父，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他稍欠身，说：“您好，我的教授”，语气温和、足以令人窘迫，我赶紧

转身，他目送我返回那间指定的实验室。 我在化学实验室的遭遇也不轻松，工作服的前襟被化学试剂烧出好

几个小洞。 故事发生在“有一次”，我手持试管在酒精灯上振荡观察，看着试管内溶液颜色变了，像玩魔术。 我

兴高采烈，猛然觉手指烧灼剧痛，原来忘了使用木夹子，只能咬着牙齿捏住滚烫的试管，总算安插到木架上。

不料化学实验的指导老师是另一位法国神父，此刻他就站在不远处死死盯住我，他从眼镜上缘射出冷光，一

言不发。我手指烫热，背脊发凉。法国老师习惯用面部肌肉和眼神来表达情感，虎视耽耽，入骨三分，无声的指

责，迫你就范。 环顾四壁，实验室墙壁上从不张贴规章制度之类的告示或者名人语录。

大学三年级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在尸体上做解剖。 解剖室是平房，外面用黑色的篱笆与校园相隔，福尔马

林的气味催人泪下。 解剖室里光线不足，每张尸体桌上方有电灯照明，室内角落里悬挂者几具完整的骨骼架

子，紧挨着墙壁有一排大木箱里盛放着福尔马林液浸泡的尸体。当年尸体供应不困难，旧社会“路有冻死骨”。

走出解剖室心情不如做完生理实验后那么亮堂。 一个班级每 2名学生专用 1 具尸体，自选肢体的某个局部。

因为对解剖很陌生，操作不熟练，进程慢，需要分多次进行。我们用解剖刀把血管、神经、各组肌肉分别剖析显

露，记得腋窝最难解剖。 完成作业，又惊奇又兴奋，理由很简单：人体解剖结构的“宝藏”经自己双手“开采”出

来，就像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挖掘文物那样。念书本，读绘图，或者看解剖标本的制成品，难以取得此等乐趣。在

全身皮肤保护下，竟然包藏着如此众多的人体奥秘，真是不可想象。我写这么多，想说明科学实验教学的重要

性。 但是，科学实验必须与课堂理论教学交相呼应，循序渐进，拔苗助长是不科学的。

古代解剖中有很多错误，出于主观臆想，缺乏实物求证。有些古代解剖书上不乏玄虚之说的误导，名词混

乱，概念笼统。自古以来，虽有狩猎，屠宰牲口，有战争杀戳，行刑残酷。古人早就看到斩首或者剜心可以致死，

宫刑可以致残。 但是他们对肝、肾、肺等各种器官的确切解剖部位及其相互关联在认知上混淆不清。 如此这

般，无从奢谈各器官的生理功能，何来病理学？ 何来生理学、病理生理学？ 在东方或西方，医学科学曾经在

1000 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，这就是症结所在。

西方学者敢于修正错误，不迷信教条。 对于先行者们，我深表钦佩。 他们有勇气把尸体从坟场搬回家中，

进行认真的、系统的剖析，为的是让解剖学切合人体的实际。 历经几代人的努力，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，现

代解剖学走过的道路何等崎岖。 其他学科也一样。 人的知识链一环扣一环，人们在发现心脏和遍布周身的血

管之后，才有可能发现血液循环，有了解剖学，才会产生组织学、细胞学等，同时也促成了生理学、免疫学、病

理学等问世。 近 70年来，分子生物学迅猛发展，正在把我们的认知引向更深入的水平。 然而，万变不离其宗，

不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，没有科学实验，就不会取得科学根本性进展。 17世纪 Francis�Bacon倡导科

学实验和方法论，他的思维模式对多种科学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18世纪 Louis�Pasteur通过科学试验，创立微

生物学说。 现行的“临床试验”也是遵循 Bacon的思维模式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。 尽管有缺点，但已经比经验

主义跨进了一大步。作为医学院初年级学生，当年我不可能想得那么多。经过长期医学实践，终于感悟历代医

学教育家们如此重视科学实验，其用心之良苦，目光之深远。 这就是医学院赐给我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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